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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年的作家梦 （序）

盛桂荣

去年我还在宣传部的时候， 建强说要出一本书， 要我为他的新

书作序。 这件事我有些犹豫， 我觉得作序这类的事应该由连禾、 久

忠他们来干更合适。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 我的工作发生了变动， 我

调到了县人大。 今年春天， 建强又找到我， 说他的书还要出， 书的

序还想让我来作， 我就痛快地答应了。

从 １９９２ 年至今， 建强一直坚持文学写作， 算起来快二十年了。

二十年， 在人生长河中不算长也不算短， 但是它足以改变一个人。

二十年来， 建强也有了这样那样的变化， 唯一不变的就是对文学的

执著和真诚。

建强对文学是执著的。 无论在工商局， 还是在旅游局， 还是后

来到了宣传部、 报社， 他都坚持写小说， 而且始终做着作家梦。 其

实建强早就加入北京作协了， 按说应该算 “作家” 了， 可是他并不

甘心， 总跟自己较劲， 总想当一流作家、 大作家。 我曾经很不理解

这种想法。 你喜欢写小说就写呗， 干吗非要弄成专业呢？ 当大作

家， 多大才是大呢？ 另外， 建强还老是想着去文联、 文化馆一类的

单位， 按照他的说法——— “越轻闲越好， 越没权力越好。” 这个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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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我也不太理解。 跟他聊过几次， 慢慢地， 我终于理解了。 建强不

是把文学当成 “乐子”， 不是把文学当成 “业余爱好”， 而是把文

学当成了人生理想和精神追求。 实际上， 喜欢一件事就去做， 喜欢

一个职业就去干， 只要遵纪守法，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何况， 延庆

建设绿色北京示范区，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作家们是可以做一些工

作的。 我们应该支持他们。

建强对文学是真诚的。 他的小说我看过一些， 比如去年登在

《啄木鸟》 上的 《爬台阶的鱼》， 登在 《北京文学》 上的 《编辑部

的事故》， 感觉都挺吸引人的， 语言、 结构都不错。 应该说， 这些

小说都是他对生活的积累和感悟。 作为后备干部包村时， 他写出了

《爬台阶的鱼》、 《楼顶田》； 作为报社副总编， 他又写出了 《编辑

部的事故》、 《暗器》、 《小权力》。 有限的工作和生活经验， 成为他

小说的创作灵感和素材源泉， 这跟他对文学的真诚是分不开的。 文

学来源于生活， 又不完全是生活， 需要 “想象” 和 “加工”。 我理

解， 写小说就是编故事， 三分真实， 七分编造。 要 “编” 出好故

事， “编” 出好人物， 再 “编” 出个立意来， 就应该不错了。 建强

小说大都来源于他的工作和生活， 但并不是他工作和生活的复制，

所以我们读他的小说， 不能对号入座， 不能瞎联系。

建强梦想当一名大作家， 目标定得挺高的， 也算 “高端一流”

了。 实现这个目标虽然很难， 但是如他所说——— “毕竟还有一线希

望”。 在这里， 我也给建强一点祝福， 祝愿他美梦成真， 写出更多

更好的小说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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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　 器

老马是一个厉害的人。

在这座城市里， 许多人都熟悉他， 他吃饭打包， 朋友请客和公

家饭局都不例外； 他个子不高， 但是走路飞快， 奔会场签到领取礼

品时尤其如此； 他的脚步丝毫不亚于年轻人———要是再年轻三十

岁， 说不定他可以参加国际田联大奖赛。 当然， 这全是人们对他的

表面印象， 这些印象导致老马在北京一带名声不太好， 甚至很糟。

其实， 他还是一个工作敬业的人， 是一个从不阿谀权贵的人， 是一

个善于斗争的人。 但是， 这些特点很少被外界认识到， 以致于人们

在谈论他时从来没有客观公正过。

老马是一个厉害的人， 源于他是一个善于斗争的人。 这是他的

生存之道。 这一点在他的一生中至关重要。 在他的家里， 有一本厚

厚的斗争日记， 那上边记录着他成人以后三十多年来的赫赫战果。

本子上所提及之人， 有的在北京地区还相当有权势， 级别完全不在

灵山区区委书记之下。 可以这么说， 本子上的人都曾经被老马 “收

拾” 过， 许多人至今都 “谈马色变”。 由于真正领教过他的厉害的

人凤毛麟角， 而这些人又大多干吃哑巴亏， 从来不声不响， 所以他

“厉害” 的一面很少被人认知。 他的箱子里有一本帐， 心里也有一

本帐， 这两本不会有丝毫偏差的帐本记录着他的斗争哲学和骄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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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他 “谦逊”， 自信， 从来不在乎别人知道不知道他的份量。

“好小子， 敢这么对我？！ 有你好看的！” 每次准备跟一个对手

较量时， 他总是这样说。 在他的眼里， 一个人要么是敌人要么是朋

友， 没有别的选择。 当然， 他并不是一个固执的人， 对手可以化敌

为友， 老朋友也可以反目成仇， 他有着极大的灵活性。

老马审时度势， 按他自己的话说， “咱得顺应历史潮流。” 小时

侯， 他叫马援朝； 年轻时自作主张， 改名马文革； 如今， 他叫马富

安， 从心里头支持改革开放。 他跟王洪文合过影， 可是打倒四人帮

后， 他立刻把合影的照片撕得粉碎； 他爷爷在北平日伪政府里当过

课长， 党和政府都对他宽大了， “三反” 时却被老马揪出来， 活活

地被石头砸死。 想吧， 老马有多厉害！

除了不识时务者吃过他的厉害以外， 其他不战而知其厉害者只

有三人： 妻子淑珍， 部下东升， 司机老胡。

不同时期的不同的战斗， 老马的胜利都有着不同的分享者。

一

周一早晨六点钟， 老马就到了单位， 比平常整整早了半个小

时。 上午区里要举行桃花节开幕式， 下午要迎接新部长， 这是非常

重要的一天。 桃花节都第七届了， 开幕式新闻发布会也没什么新鲜

的， 邀请媒体、 写新闻稿、 接待记者， 一切都轻车熟路。 但是， 也

不能大意， 有些事情的失败， 都是出在大意上。 老马骑自行车往单

位走时还在告诫自己。 不过， 宣传是遗憾的艺术， 百分百完美总是

很难的。 没办法， 人总有无奈的时候。 咱老马也不例外。 这两年，

这种想法偶尔也会窜到老马的脑袋里。 毕竟五十多岁的人了， 更年

期了， 老马也时常在心里安慰自己。 而在以前， 这种自我安慰是从

来不需要的。 “真是不服老不行。” 这么想着， 老马心里灰蒙蒙的。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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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等他跟门房的保安打过招呼， 保安规矩地向他敬了一个

礼， 并且尊敬地冲他微微一笑后， 他的心里立刻发生了核聚变， 耳

朵上像是夹住了定海神针， 手上似乎有了千军万马， 周身血液流淌

得跟堰塞湖决堤了似的。 嗨， 毕竟是个桃花节， 狗日的， 不会出问

题的。 瞬间， 老马的心归于平静了， 平静得有些突然， 有些不着

边际。

“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 走进水房洗漱时， 老马

信心倍增， 诗兴大发起来。

老马每天早上都到单位洗漱， 已经二十年了。 他曾经对老伴淑

珍说： 我算了一笔帐， 单早上洗漱一项， 这些年我就给家里节水一

百吨。 淑珍就用崇敬的目光望着他， 是啊， 是啊。

他刷完牙洗完脸， 坐在办公室的位子上， 突然想到了新部长。

听说新部长是个女的， 还是博士， 老马心里浮起一股莫名的激动。

是啊， 这辈子头回跟女人搭班子， 又是博士， 他望了望窗外的妫水

湖， 身上有了一股跃跃欲试的劲头。

“楼中帝子今还在， 槛外妫河空自流。” 老马信手改编了一首唐

诗， 并吟诵出来。

从十八年前出任宣传部副部长， 老马已经熬走了六任部长。

“他们无一敢向老夫滋毛的！” 他曾经跟朋友老胡炫耀过。 至于新来

的女部长好不好对付， 他几乎没有放在心上。 女人？！ 头发长见识

短。 博士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往往都很迂腐， 不食人间烟火， 浑

身冒傻气。 跟她过招儿不过是斗蛐蛐罢了。 可是， 新部长毕竟是个

女的， 长的什么模样， 身材怎么样， 爱不爱跳舞， 老马还是不由得

做起了联想。

七点钟的时候， 妻子淑珍打来电话， 说家里的手纸没了。 老马

很不高兴： “这么点儿小事， 还跟我说， 你瞧着办！” 淑珍答应着，

然后又说家里的饮料也没了， 来个客人什么的还得泡茶， 麻烦，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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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老马没有批评老伴， 金鱼眼睛在大眼镜后面转了转， 马上说：

“好， 这个我来办。”

放下电话， 老马的眼睛盯在桌上一摞新闻稿上， 他的脸上为数

不多的慈祥逐渐变得很肃杀。 稿子是上周五就写好了的， 当然是新

闻科东升执笔， 老马修改， 联合署名， 东升前、 自己后。 “我跟记

者的关系铁， 跨上我的名儿好发稿。” 八年前， 老马第一次跟新来

的东升这么说的时候， 东升欣然响应。 可是后来， 不知不觉地， 一

些稿子见报时， 名字都发生了颠倒， 老马的名字就像长了腿儿似

的， 都跑前边儿去了。

“这些记者真不听话， 非把我的名字放前面， 这不是抹杀东升

的成绩吗？！” 老马脸上不温不火， 口气不阴不阳， 眼睛不睁不合，

但是他话锋一转， “不过， 有些是报社编辑的疏忽， 现在的年轻人，

干活儿忒糙……东升你别介意， 这样历炼历炼也好， 对你成长有好

处。 但是， 有一点咱们得说清楚， 稿费你去领， 拿上我的身份证，

全归你， 我分文不取……咱可不缺那俩钱， 港币、 美元咱都得过，

咱这都是为了工作。” 老马一番真诚告白后， 东升半点儿疑心也没

有了， 心窝子热辣辣的， 他说： “马部长， 您对我有知遇之恩， 这

点儿小事儿根本不算事儿。 如果您忙， 稿费我去取， 但必须您得装

上， 这您可得听我的。 要不， 人家就会说我忘恩负义了。 您要是置

我于不仁不义之地， 我可怎么在白楼里混呀？！”

东升是老马推荐调入部里的， 他说的白楼是区委办公大楼。

“没想到！ 真没想到东升你这么爽快， 懂事！ 你说得对， 一个

人要是忘恩负义， 不仁不义， 就要完蛋了。 古人说， 君子爱财， 取

之有道； 财上分明大丈夫。 东升， 我看你行， 懂事， 有心。 好好

干， 我会不遗余力地帮衬你提携你的。 稿费的事回头再说， 都是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咱们得往远了看， 新闻科长想不想当， 将来我

退了， 副部长你想不想接？ 这才是大事， 咱们得谋大事！ 你就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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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心， 只要你跟我一条心， 听我的， 我会拼老命往上推你的！！”

这是八年前的话。 四年前， 东升如愿当上了新闻科副科长。 如

今， 他已经是新闻科科长了。 今天， 他去城里接记者去了， 天钢亮

就走了。 而此刻， 老马坐在办公室里， 正做着一个小小的抉择。 面

对着眼前的这摞新闻稿， 他很闹心， 手上也痒痒， 于是故伎重演，

打开电脑， 找到新闻稿， 把自己的名字提到了前面， 然后打印了

３０ 份。

七点半， 东升从城里打回电话， 说除了两个人， 要接的记者基

本到齐了。 老马问哪两个人？ 东升说， 一个是京华日报的王老师，

一个是早报的刘老师。 老马立刻说： “你给刘老师打个电话， 问她

离你那里还有多远， 如果近， 你就等上十分钟； 如果远， 就算了。

她人挺好的———你忘了那回去她们报社， 她还管咱们饭———人挺

好， 就是没有时间观念。” 东升答应着， 犹豫了一下， 又问： “王老

师呢？ 等不等他？” 老马坚决地说： “不等！ 他爱打车爱坐公交， 自

己想办法。 什么东西？！ 写几篇大稿子当上腕儿了就牛逼啦？！ 就不

可一世啦？！ 这些日子， 我正准备收拾他呢。”

东升在电话那头支吾着答应了。 他没有完全听老马的话， 而是

给刘王老师各打了一个电话， 结果， 刘老师说两分钟就到， 王老师

说： “不好意思东升， 本来想坐你们的车， 但是昨晚临时有个采访，

干得挺晚的。” 王老师让东升带其他记者先走， 他自己开车去。 看

来， 王老师买车了。 东升之所以跟王老师也打了个电话， 是因为区

委书记跟王老师私交很好， 王老师堪称书记的座上宾。 每一次邀请

记者参加活动， 如果看不到王老师的影子， 书记就把脸拉得比李咏

还长。 “今天的发布会只成功一半，” 书记曾经拉着脸对老马说，

“要我说， 你们脑袋里都缺根弦儿！” 当着下属面挨骂， 老马觉得脸

面丢尽了。 从那儿开始， 老马对区委书记十分不满。

那年， 老马还没跟王老师闹矛盾， 两个人关系还不错。 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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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为什么， 掰了。 宣传部长调解了好几次， 他们的关系改善一点

儿， 但也是面子上的事儿。 一桌人吃饭的时候， 两个人虽然也说

话， 但都是带着刺儿； 单独在白楼里见面时， 两人怒目而视， 谁都

不搭理谁。

王占绵是京华日报的跑片记者， 又是区委书记的座上宾， 宣传

部的人没理由不跟人家搞好关系。 但是， 王老师惹了老马， 老马以

他多年的斗争经验和手段， 跟王老师摽上了。

东升夹在中间， 就很难受。 几多时， 原来的宣传部长曾经绕过

老马， 直接领导新闻科， 以更好地处理跟王占绵的关系。 这样， 老

马当然很不高兴， 但是上任部长太强势， 他跟部长发难过几次， 骂

过东升几次， 事情也就过去了。 现在， 部长调走了， 新部长还没

来， 东升正好可以松一口气了。

上午九点半， 参加灵山区桃花节开幕式的二十家新闻媒体的 ３０

名记者都到了。 签到的时候， 老马跟记者们热情地打招呼、 握手，

唯独没有跟王老师说话。 王老师也不搭理老马， 自己签到后， 坐在

一个角落里跟晚报和青年报的记者聊天。 签到接近尾声的时候， 老

马把两个纸袋子递给了东升， 大大咧咧地说： “东升， 你起五更爬

半夜的， 不容易。 你和司机各一份。” 然后嘴巴凑到东升耳旁， 小

声道： “装蓝色保暖内衣的袋子给司机， 表示个意思， 反正咱们是

雇用他们公司车的。 装灰色保暖内衣的袋子你留着， 里面有两张电

话充值卡， 回头咱俩一人一张。” 此前， 老马把给司机袋子里的电

话卡拿了出来， 装在了给东升的袋子里。

半小时后， 开幕式正式开始。 区长主持仪式， 区委书记致欢迎

词， 副区长介绍桃花节情况， 市旅游局局长讲话并宣布桃花节开

幕。 期间， 区长宣布媒体名单时， 把京华日报排在了京华电视台后

面， 让一旁的区委书记脸上一怔。 他下意识地瞟了一眼台下的老

马， 嘴角浮起一丝冷笑。 按说， 京华日报总是排在京华电视台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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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这是惯例。 因为日报的社长是正厅级， 电视台的台长是副厅

级， 而且社长是想当然的 “市委委员”。 但是， 区长读媒体名单时

就是这么读的， 电视台在前， 日报在后。 他是十分钟前拿到 “实际

到会的媒体” 名单的， 名单是宣传部提供的。 区长想， 副部长老马

干了十几年了， 应该不会有错的。

所以区长就读了。 照着名单上列的那样读了。

区委书记瞟老马的时候， 老马仰头望天， 饶有兴趣的表情好像

天上有七仙女跳伞似的。 老马不怕书记。 老马今年已经五十五了。

而京华日报的王占绵老师当时正接电话， 也没有听到排序的事

情。 接过电话后， 电视台的一个记者告诉了他： “老马又来这一

套。” 他一笑了之， 摇摇头， 脸上很不屑的样子。

开幕式后， 众人去参观万亩桃园。

午饭时， 王占绵被安排到了贵宾席， 跟区委书记、 区长、 市旅

游局局长等领导一桌。 这张桌子上还坐着一个清瘦女人， 齐肩短

发， 胸脯不很鼓， 又戴着眼睛， 颇有书卷气。 老马不认识这个人。

他知道她不是记者， 所以， 他没有过去敬酒。

贵宾席只有一个记者， 王占绵， 老马是不屑于给他敬酒的。 王

八蛋， 给你敬酒？ 没门儿！ 老马心里说， 给你吃个图钉还差不多！

上小学时， 老马调皮， 曾经在一个夏天把一枚图钉放在了女同学的

凳子上， 把人家扎得嗷嗷乱叫， 老马却哈哈大笑， 心旷神怡。 从那

以后， 班里谁跟他闹别扭， 他就给人家吃图钉， 同学们防不胜防，

诚惶诚恐， 敬而远之。 走路时躲着他， 就像躲狗屎一样。 这是小时

候。 年轻的时候武斗， 当然用不着图钉， 他只是偶尔在 “战友” 的

脚上或者屁股上一试身手， 就足够乐呵几天的了。 今天， 老马望着

坐在贵宾席上的王占绵， 心里十分不快， 突然就想到了图钉。 真该

让他吃一枚图钉！ 老马想。

可惜， 老马好久没玩这个游戏了， 他没带图钉。 老马暗地里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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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着， 要是让王占绵当众捂着屁股一通乱叫， 简直太解气了。 哈

哈， 想一想都美！ 看来， 还得拾掇起来那个玩艺儿。 对， 拾掇

起来！

今天， 老马没理王占绵， 没理贵宾席的事。 相反， 老马把热情

都放在了嘉宾席上， 放在了其他记者身上。 他跟电视台的年轻记者

们喝了一杯， 轻松地开着他们的玩笑； 他跟晚报和青年报的记者喝

了一杯， 请求他们对新闻稿尽量不要压缩； 他跟旅游报的记者也喝

了一杯， 叮嘱她别忘了领纪念品； 他跟商报的新任记者喝了一杯，

然后交换名片……虽然个子不高， 但是他步伐从容， 腰身挺直， 他

的微笑十分老练， 他跟每位记者的亲密程度也都在计划和掌控之

中。 在这种场合， 他显得游刃有余， 轻松自如， 就像杜月笙在上海

的青帮会馆里对徒子徒孙们那样， 嘴角上挂着针尖一点儿的微笑，

就足以显示自己的威仪了。

期间， 老马往贵宾席瞥了几眼， 其中有一次他的目光跟书记碰

上了。 但是， 书记睿智的目光疾如闪电， 只在他的脸上一掠， 就倏

地离开了。 所以， 有些犹豫的他， 微醺的他， 果断地放弃了刚刚萌

生的到贵宾席敬一杯酒的想法。

由于许多记者下午还有采访， 很多人没有喝酒。 午餐很快就结

束了。 当然， 贵宾席除外。 区委书记跟市旅游局局长酒量大， 跟王

占绵交情深， 就喝得很带劲儿。 嘉宾席的记者们吃过饭后， 有的坐

在那儿剔牙， 有的去厕所， 有的聊股票。 老马看局面差不多了， 就

招呼上东升开始打包。 “吃好了吗诸位？ 吃好了我可打包了， 这么

多东西不能浪费啊！” 大家说吃好了， 老马就立刻动手， 风卷残云。

以前， 老马在这种场合打包， 通常都是送走客人， 自己杀个回马

枪， 回来慢慢地干。 当然， 送客人前他会小声而神秘地叮嘱服务

员： 别动， 什么都别动， 等我回来打包。 那是过去。 现在不用了。

自从中央提出建立节约型社会， 他就明火执仗地干了。 “中央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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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 我们就是要提倡节约， 就是要做个节约人儿。” 老马在一次

民主生活会上说。

老马以节约为荣， 以浪费为耻， 打包完全可以堂堂正正的了。

“毛主席说过， 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要我说， 是造孽呀！ 你们

年轻人没打困难年代过来， 不知道粮食的重要性， 我们可是记忆犹

新啊！” 老马一边手脚利落地游弋着收拾着东西， 一边给记者们上

政治课， “这些东西你们要不要？ 谁要谁拿走， 晚上热热还能吃

……”

“不要， 不要， 都是您的。”

“我们不开火， 您拿您拿！”

“看， 我就知道你们不要！ 不要算了。 还是让我们这些老同志

拿回去忆苦思甜吧。”

老马打包很有章法， 他身后跟着东升和服务员， 事情安排得井

井有条———大鱼大肉分两类， 一类是吃得乱七八糟的， 搁在一个大

塑料袋里， 回去喂狗； 另一类是没怎么动筷子的， 放在若干个餐盒

里， 回去给门房的保安吃。 他自己和东升 “打扫” 酒水， 半瓶的兑

在一起， 还是给司机老胡喝； 整瓶的先放车上， 抽空二一添作五

———当然， 半瓶兑满的和压根儿整瓶的要使上记号。 末了， 老马看

见餐厅一角还有两瓶没开封的五粮液， 他从容地环顾一下周围， 见

贵宾席和嘉宾席的人以及服务员都没太注意， 就迅雷不及掩耳地抄

起瓶子， 扔进一个已经装进几个餐盒的纸箱子里。

这一切， 全被贵宾席上那个陌生女人看到了。 这个清瘦的女

人， 就是新来的宣传部长， 她叫赵艳君。

下午， 在新部长见面会上， 组织部门的人介绍了情况， 赵艳君

部长作表态发言。 她说———

“我以前也是做宣传工作的。 大学的宣传跟地方的宣传有区别，

也有联系。 我会尽快熟悉情况、 熟悉工作， 尽快进入角色， 早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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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工作。 希望同志们能够给我有力的支持和配合， 也请组织上

放心。”

她说———

“宣传部是党的喉舌， 宣传干部是党的核心力量。 作为区里的

窗口单位， 宣传部的人经常接触媒体、 接触记者， 自己的一言一

行、 一举一动， 都反映着灵山区形象。 所以大家要谨言慎行， 有损

灵山形象的话不说， 有损灵山形象的事不做。”

她说———

“年轻人要尊重老同志， 多向老同志学习； 老同志也要爱护年

轻同志， 给年轻人带个好头， 不能倚老卖老……”

老马逐渐不悦， 脸拉得越来越长。 这个婊子， 初来乍到， 下车

伊始， 就敢跟爷爷来这套？！ 姥姥！！

老马打算给赵部长一点颜色了。

二

第二天上午， 老马找到赵部长， 以谈工作为名， 沟通了好一阵

子。 本来老马是不打算跟赵部长聊的。 但是头天晚上思来想去， 觉

得人家毕竟刚来， 许多情况不了解， 很可能偏听偏信， 闹出误会。

就觉得很有沟通的必要。

先礼而后兵。 昨天晚上， 老马躺在床上想。

先君子后小人。 今天早上， 老马蹲在单位厕所里说。

老马离开厕所时顺手拽了两卷卫生纸， 拿回办公室， 扔进柜子

里， 准备晚上拿回家。 昨天晚上， 老胡到家里做客， 期间到厕所解

手， 竟然不得不用了旧报纸。 当时老马批评淑珍： “你怎么搞的？

这么点儿小事都办不成， 不像话！” 因为自己也没有往回带饮料

———桃花节开幕式记者午宴上全是大桶饮料， 不是听装的，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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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婆的意思， 所以， 老马的批评不是很强硬。

周二早上， 老马在单位厕所里， 顺手先把手纸的事情办了。

老马找赵部长沟通情况， 无非是说说自己多年来的丰富的工作

经验， 介绍一些跟灵山区关系紧密的新闻媒体———哪些记者跟咱关

系铁， 哪些记者总找茬儿曝光， 哪些记者爱找便宜， 等等。 期间，

他提到了王占绵， 说他狂妄， 眼里只有区委书记， 从来不把宣传部

的人放在眼里。 “王占绵还有个毛病， 参加活动领取车马费时从不

签名， 弄得部里很被动， 今天东升代签， 明天我代签。” 老马诚恳

地对赵部长说： “时间长了， 这都是事儿。”

“京华日报太重要了， 咱们迁就他一些吧。” 赵部长说。

“作为部长， 您跟他该怎么处怎么处， 别影响了工作。 我也是

这么嘱咐东升的。 东升这孩子不错， 以后您慢慢会发现。 王占绵这

个人毛病太多， 慢慢地您也会发现， 我不在背后乱讲……但是不能

让他为所欲为， 得有个人约束他， 让他知道咱灵山人不是好欺负的

……我能对付他， 您放心。 只要他好好给咱们发稿， 什么事都没

有， 否则， 有他好看的！” 老马嘴角挂着微笑， 眼睛里闪着诡谲，

脸颊上布满得意。

“您工作经验丰富， 以后外宣方面， 还得仰仗您。” 赵部长说。

“没问题。 我在副部长的位子上干了十八年了， 伺候过六任部

长， 你是第七位。” 说到这里， 老马已经不用 “您” 跟上司说话

了。 “不瞒你说， 前六位有四位跟我不错， 两位混蛋， 总犯糊涂，

最后都被我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一泡稀粪似的。” 还好， 老马说这

番话的时候， 没有挥挥拳头。

赵部长是一位城市里长大的博士， 出身于书香门第， 老马的话

令她目瞪口呆， 也让她心生厌恶。

望着女博士有些惊惧的眼睛， 老马心里有数了。 他胸有成竹地

说： “你是知识分子， 我是大老粗———有多粗慢慢你就会知道，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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